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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渌江书院
魏芸霞

江南的雨，密密斜斜地下，像万缕情思。

渌江河蜿蜒曲折，穿醴陵城而过。薄雾在西

山树荫浓密处缓缓升起，一缕缕漫过丛林深

处渌江书院的飞檐翘角，与天空相接。

穿过浓密的雨丝，行走在渌江书院门前

的树荫下，山间空气清新，淡淡的香樟花香

似有似无。一棵高大的香樟树枝干虬曲，葱

茏苍翠，笼罩于头顶上空。这棵古樟树，据记

载，已有近千年的历史。五百多年前王阳明

来到渌江书院讲学，就曾写下诗篇：“老树千

年惟鹤住，深潭百尺有龙蟠。”驻足凝望，仿

佛看到一个鸟鸣欢快的清晨，有人在清扫落

叶，也有人在树下捧书而读。

渌江书院始建于南宋淳熙二年（公元

1175 年），距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与长沙

岳麓书院齐名。走进渌江书院，一股历史的

厚重感和书香气息迎面扑来。“道崇东鲁，秀

毓西山”，黑底白字的对联悬于大门两侧，文

脉的源远流长、薪火相传，在西山脚下凝聚。

拾级而上，跨过高高的门槛石，步入门

庭内，高高的围墙将书院围成一个三进四合

庭院。光洁的青石板路面，被雨水浸润成深

褐色，偶有青苔和小绿植从缝隙中探出头

来，两旁的桂花树，青翠浓密，似乎沾染了宋

时的风雅，弥漫着古朴的意蕴。

站在讲堂里，仿佛听到阵阵读书声从时

空深处传来，与山林中的鸟雀声相映成趣。

那张古香古色的座椅，沧桑斑驳，一任任的

山长曾坐在上面为学子们批点文章，答疑解

惑。

书院内讲堂、礼殿、回廊、斋室、庭院曲

径通幽，漫步其中，就像穿越到一幕幕历史

时空。在山长的课士室里，有一副对联：“身

无半亩心怀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一联

道破读书人的胸怀和理想，让人心怀敬意。

在另一间厢房里，一副朗朗上口的对联悬于

茶椅之上：“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

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这是

时任山长左宗棠与陶澍相识相知的见证，后

来两人结为儿女亲家，传为美谈。

在渌江书院右侧的庭院里，有两尊雕

像。两位年轻人相对而坐，似乎在讨论着什

么。他们是南宋理学大师朱熹和张栻，正在

辩论，后世称之为“朱张会讲”。那一年，朱熹

三十七岁，张栻三十四岁，两位青年才俊，意

气风发。朱熹从千里之外的福建崇安，赶赴

长沙岳麓书院拜访好友张栻。时任岳麓书院

山长的张栻，移步醴陵渌江书院，以百里相

迎的礼仪等候朱熹远道而来。两人相见分外

欣喜，迫不及待地在渌江书院围绕《中庸》这

部儒家经典各抒己见，辩论进行了三天三夜

仍不见分晓。于是，持续两个多月的“朱张会

讲”在此拉开帷幕。从山葱茏树葱茏讲到“霜

叶红于二月花”，从古邑醴陵讲到千古潭州

（今长沙），两位先贤思想的碰撞和传播，开

启了湖湘文风教化的先河，影响了一代又一

代湖湘子弟。

朱熹来湖南与张栻会讲是发生在 1167

年的故事，渌江书院始建于 1175 年，朱张渌

江书院会讲或是今人附会的美丽故事。

透过浓密的树荫，朝后山仰望，隐约看

到后面的五贤堂。现在的五贤堂承袭了渌江

书院的讲学功能。我常带着笔记本去那里听

讲座。受邀前来讲座的都是当代有名的文学

家、艺术家。

渌江书院的人文历史，早已植根于一代

又一代醴陵人的心里，成为一方精神家园。

“星别，下来玩！”清脆的童声呼唤

小名，是我记忆中最快乐的号角。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院子里除了

苏式红砖房，就只有我们家住的那栋

五层楼鹤立鸡群——因为父母都是国

企工人，我们家因为工龄总数大的优

势，幸运地分到了这栋楼梯小高层中

的一套。住在一起的厂矿子弟们，天然

地疯在了一起。

除了打弹子、拍纸片、跳皮筋，在

地上画格子猜拳抢地盘，我们这些野

孩子还喜欢爬山抓各种虫子，有的虫

子被玩死了，有的则烤了后进了嘴巴。

孩子们绝大多数的娱乐活动都是低成

本的，大人们则不然，歌舞厅算是当时

的高档消费场所，每次两毛到五毛，老

爸喜欢穿白衬衣别着钢笔去跳交谊

舞，老妈则喜欢去抓他回来。

幼时是感觉不到时光飞逝的，转

眼到了八十年代末，电游室开始出现

了，五彩斑斓的画面一下子就吸引到

小朋友，一元十个币，小孩子们也只有

少数几个玩得起，于是经常一个人玩，

十几个人围观，小小的电游室能挤上

近百人，偶尔还能见到父母拿着竹扫

帚做的“管教神器”来寻娃，闹得鸡飞

狗跳。厂子里有福利，除了自办的幼儿

园和食堂，还能安排职工每年出去疗

养，于是从没出过远门的我头次坐上

火车和父母去了北京。这下好了，来自

小城市的儿童开了眼界，第一次在雄

伟的故宫里骑铜狮子被大妈罚了款，

第一次与牛高马大的外国人合影，第

一次进肯德基吃了“西餐”，还亲眼看

见几（“很”的意思，株洲方言发音）漂

亮的餐具全被扔到了垃圾桶，我问爸

爸妈妈为什么不留着带回株洲，他们

很认真地告诉我，塑料餐具有毒，用一

次后要融掉做脸盆的。出去一趟开了

眼界，骄傲感在我回来后给同楼门小

朋友的吹牛中延续了很长时间。

家附近有个青少年宫，有好多小

朋友在学武术打拳，超级威风。刚上小

学的我缠着妈妈也要去，妈妈去问了

培训价格回来劝我，已经在学校报了

书法班了，能不能不玩这个。我哭闹着

坚持要。和大多数望子成龙的父母一

样，他们给我报了名。后来我知道，武

术班一个月培训费要 48 元，书法班要

20 元，小学学费一学期也要三十几

块。她的工资刚从 80 年代初的一个月

30 多块涨到 80 年代末的 90 块，于是

她和父亲都申请增加晚班，多赚一些

计件工资。随后几个月，我在晚上就只

有一台黑白电视机陪伴了……

记忆中，那时候父母们的穿着都

差不多，蓝色工作服，有的还戴上蓝色

工作帽和白口罩，工厂一下班就乌泱

泱一大群人涌出来，分不清谁是谁，骑

自行车是最牛的存在，那声“让让，小

心自行车”必须用骄傲的口气喊出来。

作为兵工厂下属的国营冰箱厂，厂里

有大量南下干部、专家和工人，受过教

育的居多，国企职工普遍比周围的近

郊居民过得要好。在整个上世纪 80 年

代，厂里正式职工家家户户都有冰箱、

电视和收音机，逢年过节，

鱼、米、油都有得发，每家

每户都分配有楼房或者平

房，形成了一个

半封闭的厂矿圈

子。

或 许 是

美 好 的 东 西

大多不持久。

十多年后，老

国 企 经 不 住

市 场 的 冲 击

濒临倒闭，厂

里有技术、有

本事的职工大多南下广东闯世界了。

厂里靠着马路建起临街门面出租来养

活工人，工人们的生活质量可以用江

河日下来形容。直到大约 2000 年后，

大多数熬到退休年龄或者内退年龄

的，就靠着不高的退休金天天混在麻

将桌上，浑浑噩噩，得过且过。如今，厂

子的原址上建起了大型楼盘，雄伟漂

亮，但每次经过我就感觉被一根针扎

进血管里——虽然明知道转型发展过

程中，经历阵痛是难免的，就像有些病

要打针，但你亲身体验并不时被唤起

打针的记忆，绝对是不愉快的。

如今，人到中年的我偶尔会带着

父母吃顿肯德基，他们念叨最多的还

是“贵，浪费钱”，外加几句“牙齿咬不

动了，下次不来了”之类的话。带小孩

逛曾经的青少年宫、如今的百货商场

时，看到很多小朋友穿着洁白的跆拳

道服很威风，儿子盯着看，我很善解人

意地问：“怎么，想学么？”他说想，我说

那就报个班吧。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经济可谓

“一穷二白”。时至今日，我们已经建立

了全面而先进的工业体系，成为全世界

唯一一个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有

工业门类的国家。与此同时，株洲这座

城市也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为创

造出一批批硬核产品的制造名城。

株洲的发展历程，是中国沧桑巨

变的一个鲜活缩影、一个生动注脚。一

个个大型国有企业，不仅是那段辉煌

岁月的见证者，更成为我父母那一代

百万产业工人的集体记忆。在强大政

府的引领下，他们像一支支集团军，以

坚定的意志和不懈的努力，夯实了工

业强国的基础。

当我写完上面这些文字，从电脑

跟前站起，我仿佛看到我们的无数先

贤、无数普通人在炮火中、在天灾中爬

起来，相互扶携，向遥远的山峰攀爬，

那里天空蔚蓝，白云朵朵，河水激流飞

奔，风从历史中吹来，里面有声音在

说：“那里，有我们民

族本该有的位置，那

里，是中国要登上去

的地方。”

炎陵，那一道道金红色
东方莎莎

夜深了，焚香读诗。恰好翻到清代何如栻写的《小步霞桥晚

眺》：

鹿原天霁絮云飞，小步霞桥对夕辉。

亭外杜鹃花竞艳，畦边箓竹笋初肥。

清流曲折环丹阁，古木阴森护翠微。

正喜吾民农务急，荷锄带月返荆扉。

何如栻乃何许人也？他生于江苏丹徒（今镇江）。清康熙五十五

年（1716年）以进士任湖南酃县（今炎陵）知县。在任期间，主持维修

濒临坍塌的炎帝祠。他也是诗人，诗中的霞桥，在炎帝陵天使馆前。

这首诗描写夕晖中的炎陵乡间景色，天霁云飞、古木参天、清

流曲折、花艳笋肥，农民忙于农事，月儿高挂才返家。

读着品着，也使我想起去年八月的往事。那时，泰龙堂哥在炎

陵采购中草药，给微信亲戚群的每户亲戚各自快递了一箱炎陵地

标产品黄桃当礼物，引得大家直呼：“泰龙威武！”

“这可是炎陵百姓的致富果、脱贫果、小康果、幸福果呢。”泰龙

堂哥说着还咬了一大口，“真甜，甜过初恋。”害得我们都在屏幕前咽

着口水。

（一）

收到炎陵黄桃，小心洗净切开，那橙黄的果肉里还镶嵌着一颗

红彤彤的心，果香四溢。听说这是它自带的防伪标志。咬一口，脆而

甜，汁液浸润整个口腔。徐徐咽下，唇齿留香。

我突然想起忘年交张阿姨是炎陵人，她和她先生都是大学退

休教师，儿子儿媳在深圳工作，一两个月才能回来看他们一下，家

中常年只有老两口。他们也不愿意去深圳打扰孩子们。因为投缘，

我就常去和她闲聊，顺便偷师补课。搞写作的人，必须做万金油。我

这次要把张阿姨老家的特产带些去给她和老伴尝尝。本来可以叫

堂哥直接给她快递一箱的，但老年人一下吃不了那么多，水果易

坏。再说我亲自送去，老人更觉亲切。

果然，张阿姨看到黄桃，眼睛都亮了：“莎莎，你真是有心了，这

比吃啥山珍海味都强。”

她放了两个在父母的照片前，拜了拜。

人老了，更念故乡，一草一木、一花一果，都能引起回味。而那

些昏暗的、苦涩的、别扭的记忆渐渐远去，沉淀下来的大多是明朗

的、甜蜜的、舒心的细节。

张阿姨说，30 年前，她的父母还在世，而且很硬朗，老人们在

炎陵乡下自家后院里种了一些黄桃树，春天开花闻香，花香招来蜜

蜂蝴蝶拥吻。五六月结果，为防虫儿小鸟偷吃，要给桃子套上纸袋

护卫。当黄灿灿的果实收获了，树上要留一些给鸟儿们充当粮食。

摘下的果实，爹妈总想着托人或者亲自给家中最小的女儿送来，看

着女儿吃得喷香，爹妈心里比自己吃了还甜美。

自从爹妈离世，老院子也寂寥了，后院的黄桃树因没人打理，

自己想开花就开几朵，想结果就结几个给鸟儿们吃，而鸟儿们也不

是爹妈在世时的那些鸟儿了。有的是它们的后代，有的属于鸠占鹊

巢。生命更迭，原本也是很正常的事。但想起来，甜蜜中有伤感。那

些枝头上的往事，让人觉得时光流逝得太快了。

（二）

黄桃是季节性水果，除了夏季有鲜果品尝，其他季节就只有吃

黄桃罐头了。我北方的表弟表妹们说，小时候发烧感冒，爹妈就买

来黄桃罐头安慰道：“吃完黄桃罐头病就好了。”那时物质相对匮

乏，以至于小孩子们私底下竟然盼着生病，因为只有生病时才有黄

桃罐头吃。

在水果中，我最喜欢樱桃和黄桃，一个火红、晶莹、娇小，一个

金黄、饱满、圆润。有什么方法能一年四季都留住黄桃的香气呢？我

思索良久，基于自己对香道艺术多年的探究，终于研制出一种“桃

李之香”的熏香配方，主要献给家族中和朋友中的老师们。当然，还

有我的忘年交张阿姨。

我用炎陵的黄桃和柰李，去核加沉香、檀香粉还有当季的金桂花

蒸熟消毒，然后搅拌成泥，加一点蜜糖，做块或者做丸阴干，放在有甲

香的罐子里窖藏着，需要时就可以拿出来当熏香材料和香包了。

老师这个职业说话多，经常会肺气不足、气血亏损，吃黄桃兼

使用桃李之香，还会有补益气血、让人愉悦的功效。

中华民族自古就是一个喜爱用香的民族。皇家贵族有其高大

上的用香材料，平民百姓也自会寻找心仪的香气来源。在宋代，平

民四小香用的是甘蔗渣、荔枝皮、陈皮、梨皮这些廉价的材料，将它

们干燥后磨粉做成熏香料，一样可以装点人们爱美的生活。当时，

提倡节约的温成皇后，向民间学习，在皇宫里也一概不用沉檀麝这

些名贵材料，而用苦楝花、荔枝皮等做香。

我做的“桃李之香”，用过的亲朋都还蛮喜欢。尤其张阿姨，时

常沉浸其中。我知道，是里面的黄桃香味把她带回与爹妈共处的美

好时光中。

（三）

炎陵，不仅是张阿姨的故乡，它和我们每个炎黄子孙都有亲缘

关系，因为，这是神农炎帝长眠之宝地。炎帝不仅是中医之祖，还是

农业之祖、商贸之祖、音乐之祖、茶叶之祖。

我去法国旅游，一定会去巴黎拉雪兹公墓祭拜，因为写《国际

歌》的欧仁·鲍狄埃、写歌剧《卡门》的乔治·比才、作家王尔德、莫里

哀等都长眠在此；我去俄罗斯旅游，一定会去莫斯科郊外的新圣女

公墓，拜谒著名文学家普希金、契诃夫、舞蹈家乌兰诺娃、画家列维

坦之墓……而在我们华夏，作为炎黄之子，最应该祭拜的自然是炎

帝神农氏。不忘始祖，也是我们炎黄子孙必有的心怀。

作为中医后代的我，有幸多次到炎陵向炎帝叩拜，深感自己被

炎帝护佑。炎帝是中医鼻祖，不少古书都记载他遍尝百草，以疗民

疾的事迹，如《淮南子》《史记》《帝王世纪》《广博物志》等。我家的中

医们也常去炎陵采购中草药，因为这里蕴藏着丰富的中草药资源，

且久负盛名。我查看过一些资料，说县内有动、植物药材 1300 多

种，其中，野生中草药植物近 1200种，几乎占全省药用植物种类的

一半。

炎陵的百姓和民间郎中几千年来都习惯使用中草药防病治

疾。新中国成立之前，民众还协助红军医院使用中草药，挽救了无

数战士的宝贵生命。而像小茴香、花椒、紫苏、薄荷、荆芥等芳香植

物嫩叶，不但可以用来做菜的调味品，也可药用，如小茴香种子为

治疗小儿疝气的良药，花椒民间常用于治牙疼，薄荷具有疏散风

热，紫苏杆和苏兜民间常用作安胎药，它们确实有特效。所以炎陵

百姓房前屋后也自种一些，药食两用。

炎陵县属洣水上游，溪谷纵横交错，长度 5000 米以上的河流

有近 50 条。除云秋河注入永乐江外，其余河溪均自南向北流入湘

江，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脉状水系。有水的地方就灵动，就丰茂。因

此炎陵有中国深呼吸十佳小城、中国最美县域之称。

今年 7 月，我和先生自驾纵向穿越多个省份，其中也包括湖

南。经过炎陵时也买了不少黄桃快递给亲朋们，并在微信亲戚群大

呼：“明年夏季大家一起再到炎陵祭拜炎帝啊！”随后不少晚辈都

答：“跟上！”“算我一个！”“炎陵黄桃，等着我！”“炎帝，我来向您三

拜九叩！”

我虔心期盼，年年七八月，炎陵黄桃挂枝头，一片金色耀蓝天。

闪亮的日子

株洲一厂矿子弟的
私人回忆

汤星宇

渌江书院俯瞰图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株洲青少年宫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株洲青少年宫

收录机收录机、、塑料花塑料花、、

绿墙漆绿墙漆，，上世纪八十上世纪八十

年代企业职工家庭的年代企业职工家庭的

标配标配

厂矿家属区的老式筒子楼（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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